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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文艺》创刊号封面。 《东北文艺》封面。

渤海大学课题组研究《东北文艺》刊发的图片——

70多年前的木刻版画迸发东北力量
本报记者 郭 平

从今年第一期开始，《鸭绿江》杂志在封页定期刊发一组70多年前的木刻、摄
影作品。当年刊发在《东北文艺》上的作品在今天仍然富有深刻的感染力。70多
年前，在发动广大群众推翻反动统治，积极支援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中，艺术工作
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制作出线条明快、鲜活生动的木刻作品。这些代表作品的

再版，又一次拉近了人们与那个时代的距离，同时画面所传达的团结奋斗、勇于担当精神，至今
仍为人们战胜困难、勇往直前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核心
提示

“要么是黑白的，要么是单色的，
没有奢华的色彩装饰，仅用简单的或
粗或细的线条来表现，然而这些画面
看起来特别富有冲击力。”谈到对《东
北文艺》刊发的一些艺术作品的印象
时，渤海大学社科联副主席、文学院副
院长、硕士生导师刘广远教授这样说。

能研究70多年前出版的《东北文
艺》刊发的作品与渤海大学承担的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不无关系——渤海大
学副校长周景雷教授正在主持一项国
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而刘广远和他的
团队曾经参加了2014年国家重大社科
基金项目“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
研究”。在两项课题推进的过程中，他
们先后到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及几
所大学图书馆中查阅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的数百种报纸期刊。结果，他们有了
意外收获。

周景雷、刘广远注意到，当年这些
报纸期刊虽然曾经有过相当数量的公
开发行，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留
存至今的实物已经越来越少，有些虽
然可以查到名录，但是实物难得一见。

一次，周景雷与辽宁文学院院长
韩春燕，《鸭绿江》原副主编宁珍志、主
编陈昌平交流的时候，了解到北京的
一名收藏者手中藏有几本《东北文
艺》，他在网上翻看之后，觉得有极大
的历史和社会价值。于是，他让刘广
远会同《鸭绿江》的同志前往联系。

《东北文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文艺刊物，是《鸭绿江》杂志的前身。
它于1946年12月1日在哈尔滨创刊，
当年是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东北总分会
会刊。这份期刊由东北文艺编委会编
辑，东北文协出版部出版，东北书店发
行。那个时候，东北书店隶属中共中
央东北局宣传部，是当时东北解放区
最大的出版发行机构，《东北文艺》也
是当时东北解放区较有影响的文艺刊
物之一。每月刊出一期，16 开本，随
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到1948
年1月1日第二卷第六期《东北文艺》
终刊，总共出版12期。

令人颇感遗憾的是，藏家手中的
《东北文艺》仅存11期。周景雷建议渤
海大学文学院将之收藏，这一设想得到
了学校的支持。

随后，宁珍志、陈昌平、刘广远一
起赴京。经过多次协商、沟通，北京藏
家将这几本《东北文艺》转由渤海大学
收藏，以供教学、科学研究。

那么，这几本《东北文艺》究竟有
什么地方让人爱不释手呢？

其实看一下创刊号的目录，就可
以找到部分答案。

在后来人眼中，《东北文艺》的创
刊号没有按照文艺作品的体裁进行分
类，显得不够成熟，但是出版的 19 篇
作品还是让人无法移开目光。这些作
品包括评论，有萧军的《目前东北文艺
运动我见》、冯明的《记鲁迅十年祭和
东北文协的诞生》、草明的《鲁迅忌辰

在北平》；小说类作品，有赵树理的《孟
祥英翻身》、方青的《老赵头》、周洁夫
的《老战士》；诗歌类作品，有公木的

《三皇峁》、李雷的《父亲》；还有散文，
包括晋驼的《渡河》、陆地的《早晨》，以
及小说翻译作品《只不过是爱情》、秧
歌剧《买不动》、歌曲《我们要高举鲁迅
的战旗》等。其中很多篇目的作者为
人们所熟知，作品也广为流传，而这些
作品当年正是通过《东北文艺》首次走
进大众。

作为我省的重要文艺期刊，《鸭绿
江》正是在《东北文艺》的基础上，几经
改名之后发展起来的。因此，他们随即
决定和渤海大学合作，继续研究期刊历
史，找寻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脉。

陈昌平与刘广远通过对《东北文
艺》刊载的内容进行反复交流、商讨，很
快就注意到那些当年为广大工农群众
所喜闻乐见的木刻、摄影等作品。尽管
那是70多年前的画面，但是今天的我们
看到，仍然感到亲切、动人。刘广远对
这些艺术作品仔细研究、挖潜钩沉，决
定重新摹写并推广这些鼓舞革命斗志、
弘扬社会主义文化的艺术作品。

他们考虑，选取其中的代表作品
再版，不仅有利于人们了解历史，而且
画面所传达的蓬勃热情、团结奋战精
神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于是，从
今年第一期开始，《鸭绿江》杂志上定
期刊发一组木刻、摄影作品，向 70 年
前的艺术致敬。

《鸭绿江》再版70多年前木刻版画

当然，所谓的再版并不是简单地
将《东北文艺》刊载过的图画重新翻印
出来，而是每幅作品都由刘广远结合
个人的研究，对画面所反映的时代背
景、人物特征，直到艺术创作手法做必
要的解释说明。

为此，《鸭绿江》杂志还特意在封
页中开设了“《鸭绿江》经典插画巡礼”
专栏。

今年1月，这个专栏的第一期，刘
广远选的是《东北文艺》创刊号的封面
插图。这幅插图名为《保卫我们的土
地》，画面只有一个人物，是一位怀抱
稻谷、身背枪弹、头戴草帽、目光坚毅
的农民。

刘广远说：“这样的封面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期刊中，特别是文
艺类期刊中特点非常突出，那就是明
确地告诉读者，《东北文艺》的服务对
象是工农大众。”

《东北文艺》强调为工农大众服务
的文艺工作态度不仅是表现在封面
上，创刊号中刊发的由萧军撰写的《目
前东北文艺运动我见》中，分析当时东
北一些文艺期刊缺乏生命力的原因，
认为“凡是伟大的作家一定是和人民
站在一起的，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和

人民取得血肉的联系，进而至于灵魂
的凝结，而后他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理想、欲望……才是真正属于人民的，
作品才能为人民所喜爱。”

此后，《东北文艺》继续刊发多篇
艺术评论文章，认为“群众斗争生活是
一切艺术创造的源泉”。

刘广远说：“之所以先期选择的
《东北文艺》艺术作品以插画为主，主
要是图画更为直观，更容易让人感受
到当年艺术创作服务人民的那种直指
人心的力量。”

刘广远选的第二期插画是一组图
画，上面一幅为《光荣参军》，画中共有
9个人物，当中的年轻人身披红绸、胸
戴红花，骑跨骏马，向周围乡亲挥手致
意，他四周的人们敲锣打鼓、扭着秧
歌，还有民兵队列欢送亲人。

另一幅为《慰劳我们的军队》，画
面中人们打着“慰劳我们的军队”的条
幅，有的抱着鸡，有的挎着篮子，大家
载歌载舞、呼朋引伴走向人民子弟兵。

当然，从头两期选用的插图中还
看不出东北解放区的特点，不过，刘广
远选的第三期插画就开始直接反映东
北解放区当年的斗争现实。

这也是一组插画，上面一幅为《挖

坏根》，画面中共刻画了17个人物，都
是典型的东北农民的装束，如戴着皮
帽子、穿着大棉袄等，画面所描绘的场
面气氛凝重，坐在炕桌旁的村干部身
边放着一支步枪，炕桌上放着笔和本，
他身上打着补丁，认真地倾听。他面
前的农民打着手势，在详细地描述着
什么事情，周围的人有的在倾听，有的
在思考，还有几个人聚在一起互相商
讨。这组木刻版画反映了当时东北解
放区将农民充分发动起来以后，人们
纷纷提供各种情报，帮助人民政府将
隐藏在乡村的汉奸、流氓、土匪一网打
尽的斗争场景。

另一幅为《生产》，画面中有一家三
口人，男主人在编筐，女主人在喂猪，畜
棚里牛在吃草。创作者还在画面中增
加了一个小孩子，小手指向一块木牌，
上面刻着“生产”二字，让人们一下子明
白普通农家生活还有一个更为重大的
意义，那就是发展生产，支援前线。

刘广远说：“我所选的《东北文艺》
这几幅木刻作品，不仅内容是反映人
民群众斗争生活的，表现的方法也是
带有革命性的，它们都是当年的艺术
家亲手用刻刀在木板上刻画出来的。”
这种艺术表现方法就是木刻版画。

作品内容以“解放”“团结”“生产”为主

刘广远说：“《东北文艺》刊载的插
画，很多都是新兴木刻版画作品。这
是在上世纪30年代，由鲁迅先生倡导
并推动兴起的新艺术表现形式，后人
将那一次艺术风潮称为中国新兴木刻
运动。”

众所周知，鲁迅被誉为伟大的文
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但有关专家在
深入研究后意识到，鲁迅一生中的绘
画活动和所取得的成就，同样非常令
后世所敬仰。

有人对鲁迅生命最后 10 年的绘
画活动进行过统计，其成就包括自己
成立出版机构和自费印刷画集12部，
翻译和编辑出版画史、画集6部，主办

“木刻讲习班”一次，举办外国木刻展
览会3次，在法国举办“革命的中国新
艺术展览会”一次，写美术论文 20 余
篇，写给进步美术青年信件200余封，
收集中外原拓木刻3000多幅，编辑完
毕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出版的画集
16部。

其中，鲁迅先生着力最多的部分
就是新兴木刻版画。

早在1929年，鲁迅在他的《〈近代
木刻选集〉小引》中，便开始向人们推
介欧洲在19世纪中叶兴起的“创作底
木刻”，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不模仿，不
复刻，作者捏刀向木，直刻下去”。

此后，在介绍“德国作家版画展”
时，他再次对版画的发展历史进行了
梳理，指出：“世界上版画出现得最早
的是中国，或者刻在石头上，给人摹
拓；或者刻在木版上，分布人间。后来
就推广而为书籍的绣像，单张的花纸，
给爱好图画的人更容易看见，一直到
新的印刷术传进了中国，这才渐渐的
归于消亡。”

他在文中介绍，此前欧洲的版画，
最初也是或用作插画，或印成单张，和
中国一样的。制作的时候，也是画手
一人，刻手一人，印手又是另一人，和
中国一样的。大家虽然借此娱目赏
心，但并不看作艺术，也和中国一样。

但到19世纪末，风气改变了，许多
有名的艺术家，都自己动手，用刀代了
笔，自画、自刻、自印，使它成为一种艺
术品，而给人赏鉴的量却比单能成就一
张的油画之类还要多。

当然，鲁迅先生大力推介倡导新
兴木刻版画，还有更深层的考虑，他在

《木刻创作法》序中风趣地总结有三点
原因，即“好玩”“简便”“有用”。木刻
在“逼真”“精细”之外，呈现着一种“有
力之美”。

此后，在多个作品中，鲁迅进一步
解释自己的观点：“我的私见，以为在
印刷术未曾发达的中国，美术家倘能

兼作木刻，是颇为切要的，因为容易印
刷而不至于很失真，因此流布也能较
广远，可以不再如巨幅或长卷，固定一
处，仅供几个人的鉴赏了。”“多取版
画，也另有一些原因：中国制版之术，
至今未精，与其变相，不如且缓，一也；
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
顷刻能办，二也。”

也就是说，在革命斗争激烈紧张、
情况瞬息万变的年代，木刻版画制作
迅速、印刷简便、传播效果明显，非常
适合革命形势的需要。

在鲁迅的支持和推动下，一大批
新兴木刻版画家成长起来，他们敏锐
地捕捉社会现实，有力地反映民生疾
苦，在国家惨遭西方列强侵略、人民饱
受压迫的年代，“新兴木刻”既成为“一
种很流行的艺术品”，又起到了“战斗
的武器”的作用。

《东北文艺》刊载的木刻版画作品
作者有夏风、铸夫。他们就是在这样
的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新兴木刻版
画家。

（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
代文学史视域下的《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阐释史研究”“九一八国
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课题组对本
次报道提供帮助。本文图片由刘广远
提供）

鲁迅介绍并倡导木刻版画

刘广远说：“《东北文艺》刊载
的插画，很多内容都带有浓厚的
时代特征，讲述着当年发生过的
轰轰烈烈的事件。”

他为《鸭绿江》杂志选的第五
期插画为夏风的木刻作品《劳动
英雄得奖》，原作载于《东北文艺》
第二卷第三期（总号第九期）。

画面主体是一座挂满鲜花的
凯旋门，从中间大门道走着的是一
名头戴草帽，胸戴红花，手牵一匹
高头大马的农民，两边的门道分别
站着一名农村干部，他们一人手中
拿着“劳动英雄”条幅，另一人手中
拿着“发财致富”条幅，凯旋门上方
写着“得奖光荣”4个大字。

如果放在改革开放年代，这
大约是人们习以为常的鼓励农民
发家致富的宣传画，但是在1947
年的东北解放区，这幅画面所传
达的“致富光荣”却是当年解决困
扰人们劳动积极主动性的一把

“金钥匙”。
1946年夏，东北解放区南部

主要工业中心和棉花产区被国民
党军队占领，对外贸易通道被切
断，大量农产品积压，工农业产品

“剪刀差”拉大，一时间陷入“胀死
冻死”的困境：大豆在有些地区，
每市斤2角钱到5角钱，比木材还
贱，许多人用作烧柴。工业品极
为缺少，每一尺普通布 50 元到
100 元左右，差不多是 100 斤到
200斤大豆换一尺布。为了打破
经济困境，当时东北解放区积极
开展与苏联的贸易，以农产品换
工业品，但是要完成农产品贸易
任务，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为此当时的东北行政委员会下发
了《关于开展农村生产运动的指
示》，提出了提倡农村副业、组织
生产互助、倡导“劳动光荣”的观
念等 8 项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
开展了一场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
运动。

由于 1947 年东北解放区是
第一次搞生产运动，领导上缺乏
组织东北生产的经验，群众在思

想上还有顾虑，主要是“敢不敢发
财”的问题。为此，东北行政委员
会又连续下发多项指示，其中，5
月 6 日颁布了《生产节约奖励暂
行办法》，对农工业生产有贡献者
给予荣誉和物质奖励，并指示各
地“小奖劳模，大奖英雄”。春耕
结束后，各地纷纷举行奖励劳模
大会，奖励春耕模范。

经过广泛发动，东北解放区
大生产运动在全境展开，并取得
了丰硕成果，不仅使东北解放区
摆脱了经济困难，也有力地支援
了东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有关
数据显示，1946 年至 1949 年，东
北人民共交公粮 686 万余吨，并
向国营贸易部门出售粮食 179.2
万吨、棉花 7488 吨。1949 年，为
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东北又担负
了入关作战的第四野战军军费，
折合粮食 170 万吨，并向关内提
供了 302 万吨物资，其中上交中
央 80 万吨粮食、150 万立方米木
材、20万吨钢铁。

1947年，东北倡导“致富光荣”

史记 SHIJI

《劳动英雄得奖》《站岗放哨》。《东北文艺》的内页。《光荣参军》《慰劳我们的军队》。

《挖坏根》《生产》。《东北文艺》第八期风格有变化。


